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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說
來
慚
愧
，
直
到
不
久
前
才
讀
︽
射
鵰

英
雄
傳
︾
。

曾
有
香
港
朋
友
對
我
說
：﹁
不
讀
金

庸
，
你
就
不
懂
香
港
。﹂
我
是
哈
爾
濱

人
，
長
在﹁
北
國﹂
，
應
是
古
時
北
亞
地

區
女
真
、
滿
、
蒙
等
遊
獵
民
族
縱
橫
馳
騁
之

地
，
︽
射
鵰
︾
的
故
事
發
生
在
成
吉
思
汗
雄
起

的﹁
遼
宋
夏
金
元﹂
時
期
，
完
顏
氏
的
大
金
國

﹁
首
都﹂
是
金
上
京
會
寧
府
，
遺
址
就
在
阿

城
，
哈
爾
濱
市
東
南
邊
三
十
多
公
里
，
阿
城
的

金
上
京
歷
史
博
物
館
是
有
名
的
景
點
。

對
我
這
個﹁
北
國
人﹂
來
說
，
︽
射
鵰
︾
中

對
北
亞
和
西
域
歷
史
、
自
然
和
風
物
的
描
寫
，

尤
其
是
對
馬
、
駱
駝
、
豹
和
鷹
等
動
物
的
刻
畫

讓
我
倍
感
親
切
。
從
第
五
回﹁
彎
弓
射
鵰﹂
到

第
七
回﹁
比
武
招
親﹂
，
有
許
多
描
寫
郭
靖
胯

下
汗
血
寶
馬﹁
小
紅
馬﹂
神
態
和
歷
史
的
精
彩

文
字
，
教
人
難
忘
。

郭
靖﹁
降
服﹂
小
紅
馬
的
章
節
相
當
傳
神
。

當
郭
靖
的
師
傅
、
江
南
七
怪﹁
馬
王
神﹂
韓
寶

駒
竟
然
失
手
，
未
能
騎
上
小
紅
馬
，
他
不
禁
大

怒
急
追
，
但﹁
驀
地
裡
一
個
人
影
從
旁
躍
出
，

左
手
已
抓
住
了
小
紅
馬
頸
中
馬
鬣
。
那
紅
馬
吃

了
一
驚
，
奔
跑
更
快
，
那
人
身
子
被
拖
着
飛
在

空
中
，
手
指
卻
只
是
緊
抓
馬
鬣
不
放
。﹂
原
來
，
郭
靖

﹁
降
服﹂
的
小
紅
馬
是
一
匹
連
漢
武
帝
都
夢
寐
以
求
的
西

域
汗
血
寶
馬
。

第
七
回
，
當
郭
靖
給
跑
累
的
小
紅
馬
擦
汗
，
發
現
汗
水

都
是
血
水
，
誤
以
為
馬
兒
受
傷
，
便
憂
心
忡
忡
起
來
。
金

庸
筆
鋒
一
轉
，
藉
機
講
述
了
汗
血
寶
馬
的
前
世
今
生
。
小

說
寫
道
，
汗
血
寶
馬
在﹁︽
史
記
︾
與
︽
漢
書
︾
上
都
是
寫

得
明
明
白
白
的
。
當
年
博
望
侯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
在
大
宛

國
貳
師
城
見
了
汗
血
寶
馬
，
回
來
奏
知
漢
武
帝
。
皇
帝
聽

了
，
欣
羨
異
常
，
命
使
者
帶
了
黃
金
千
斤
，
又
鑄
了
一
匹

與
真
馬
一
般
大
的
金
馬
，
送
到
大
宛
國
去
，
求
換
一
匹
汗

血
寶
馬
…
…﹂
但
大
宛
國
王
非
但
不
給﹁
天
馬﹂
，
反
倒

殺
死
漢
使
，
武
帝
大
怒
，
遂
派
大
將
軍
李
廣
利
征
大
宛
，

耗
盡
二
十
萬
大
軍
終
於
得
到﹁
天
馬﹂
。
得
勝
之
日
，
漢

武
帝
賦
詩
︽
天
馬
之
歌
︾
以
示
慶
賀
。

在
冷
兵
器
時
代
，
戰
馬
的
重
要
性
相
當
於
陸
戰
中
的
坦

克
，
可
決
定
戰
爭
勝
敗
。
成
吉
思
汗
的
蒙
古
鐵
騎
之
所
以

能
所
向
披
靡
，
征
服
幾
乎
整
個
歐
亞
大
陸
，
靠
的
就
是
馬

的
速
度
。
︽
射
鵰
︾
寫
作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至
一
九
五
九
年

間
，
內
地﹁
反
右﹂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
金
先
生
卻﹁
躲
進

小
樓
成
一
統﹂
，
在﹁
彈
丸
之
地﹂
的
香
港
筆
走
龍
蛇
，

帶
讀
者
神
遊
北
亞
草
原
和
西
域
大
漠
，
用
廣
博
的
歷
史
知

識
和
超
凡
想
像
力
征
服
了
世
人
。
想
來
，
香
江
東
西
方
文

化
交
融
，
創
作
空
間
自
由
，
才
成
就
了
金
庸
先
生
武
俠
小

說
的﹁
笑
傲
江
湖﹂
。

現
在
，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正
在
展
出﹁
漢
武
盛
世﹂
文

物
大
展
。
展
會
上
摩
肩
接
踵
，
興
許
它
與
大
師
半
世
紀
前

的
︽
射
鵰
︾
廣
為
流
傳
有
關
？
抑
或
受﹁
一
帶
一
路﹂
熱

潮
的
推
動
？
展
覽
闢
有﹁
絲
綢
之
路﹂
部
分
，
對﹁
武
帝

尋
天
馬﹂
也
有
略
述
。
但
講
武
帝
尋
汗
血
寶
馬
不
是
為
了

與
匈
奴
作
戰
，
而
是
為
了
騎
馬
去
崑
崙
山
尋
找
長
生
不
老

之
術
。
何
不
去
先
睹
為
快
！

金庸與汗血寶馬

在
一
次
範
圍
很
小
的
宴
席
上
，
一
家
報
社
的
副
主
編

占
得
︽
師
︾
卦
，
問
及
仕
途
。
我
說
：﹁
︽
師
︾
卦
是

︽
比
︾
卦
的
倒
象
，
且
一
陽
降
至
下
卦
二
位
，
是
在
本

單
位
競
爭
失
敗
、
不
能
升
職
主
政
之
象
。
但
卦
有
大
將

出
征
之
意
，
且
臨
妻
財
持
世
，
可
調
至
外
單
位
的
經
濟

部
門
擔
任
要
職
。﹂
半
年
後
，
該
副
主
編
調
離
報
社
，
在
一

家
大
型
集
團
公
司
擔
任
總
裁
，
業
績
斐
然
。

︽
師
︾
卦
主
要
闡
述
治
軍
思
想
，
卦
辭
說
：﹁
師
，
貞
，

丈
人
吉
，
無
咎
。﹂
軍
隊
的
本
質
是
善
良
的
人
們
奮
起
自
衛

的
重
大
殺
器
，
必
須
保
持
正
義
和
正
確
的
方
向
，
否
則
，
軍

隊
就
變
成
了
摧
毀
人
民
幸
福
家
園
的
害
群
之
馬
。
軍
隊
一
旦

進
入
戰
鬥
，
就
要
用
智
與
力
、
血
與
火
鋪
開
道
路
，
只
有
老

成
持
重
的
鐵
腕
人
物
才
有
力
量
掌
控
這
台
巨
型
機
器
，
一
個

傑
出
的
將
帥
代
表
着
一
面
勝
利
的
旗
幟
。
戰
爭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民
眾
，
戰
爭
的
力
量
來
源
於
民
眾
。
只
要
人
民
熱
愛
現
有

的
幸
福
生
活
，
國
家
就
擁
有
無
處
不
在
的
鋼
鐵
長
城
。

初
六
、
師
出
以
律
，
否
，
臧
凶
。
大
軍
發
動
，
只
有
嚴
明

的
軍
紀
才
能
統
一
全
軍
的
兵
鋒
所
向
。
如
果
任
由
士
兵
對
將

帥
的
命
令
評
頭
品
足
，
一
旦
開
戰
就
會
潰
不
成
軍
。
秦
軍
當

年
奔
襲
鄭
國
，
年
幼
的
王
孫
滿
看
到
秦
軍
士
兵
隨
意
跳
躍
上

車
的
細
節
，
就
準
確
斷
定
這
支
隊
伍
軍
紀
渙
散
、
必
將
一
去
不
返
。

九
二
、
在
師
中
，
吉
，
無
咎
，
王
三
錫
命
。
這
是
一
個
手
握
重
兵
、

鎮
守
邊
關
的
將
帥
，
深
得
最
高
領
袖
的
高
度
器
重
和
全
權
委
託
。
他
把

工
作
的
重
心
下
降
到
與
一
線
士
兵
同
甘
共
苦
，
把
部
隊
打
造
成
一
支
以

一
當
十
、
攻
無
不
克
的
雄
師
勁
旅
，
一
支
肩
負
光
榮
使
命
和
擁
有
強
大

後
盾
的
正
義
之
師
。
這
是
將
帥
的
幸
運
，
也
是
國
家
的
幸
運
，
優
良
的

將
帥
就
是
國
家
的
軍
魂
。

六
三
、
師
或
輿
屍
，
凶
。
在
彈
雨
橫
飛
的
戰
場
，
他
臨
陣
膽
怯
，
甚

至
抗
命
不
進
，
終
於
成
了
敵
我
雙
方
的
槍
口
共
同
對
準
的
目
標
。
戰
場

是
生
與
死
的
拚
奪
，
懷
着
必
死
的
決
心
，
或
許
能
推
開
死
神
；
懷
着
偷

生
的
目
的
，
就
不
應
該
出
現
在
戰
場
。

六
四
、
師
左
次
，
無
咎
。
為
了
避
免
與
大
軍
壓
境
的
強
敵
發
生
以
卵

擊
石
式
的
交
鋒
，
他
下
令
把
軍
隊
迅
速
撤
至
安
全
地
帶
。
明
智
的
撤
退

不
是
膽
怯
畏
戰
，
更
不
表
明
已
經
戰
敗
，
而
是
為
了
保
存
力
量
和
匯
聚

起
更
大
的
力
量
。
百
戰
百
勝
的
機
理
之
一
就
是
不
勝
不
戰
、
戰
則
必

勝
。六

五
、
田
有
禽
，
利
執
言
，
無
咎
。
長
子
帥
師
，
弟
子
輿
屍
，
貞

凶
。
將
士
在
前
線
浴
血
奮
戰
，
最
高
領
袖
的
主
要
任
務
就
是
在
後
方
加

緊
練
兵
和
選
將
。
因
為
他
懂
得
，
把
沒
有
經
過
訓
練
的
士
兵
推
進
戰

場
，
等
於
驅
趕
他
們
去
送
死
；
如
果
任
用
無
能
之
輩
把
持
兵
權
，
無
疑

是
三
軍
的
血
難
；
得
到
並
重
用
一
名
出
色
戰
將
，
就
等
於
擁
有
了
鐵
打

的
雄
關
。

上
六
、
大
君
有
命
，
開
國
承
家
，
小
人
勿
用
。
戰
勝
功
成
，
四
海
歸

一
，
完
成
統
一
大
業
的
最
高
領
袖
頒
發
命
令
，
立
即
建
立
國
家
新
秩

序
，
對
全
軍
將
士
論
功
行
賞
。
但
唯
獨
不
能
讓
心
術
不
正
的
小
人
染
指

政
權
，
即
使
他
們
有
功
也
不
例
外
。
因
為
他
們
一
旦
得
志
，
就
會
聽
任

瘋
狂
的
貪
慾
和
自
負
把
一
切
約
束
性
綱
紀
打
得
粉
碎
，
使
來
之
不
易
的

江
山
付
諸
東
流
。

師 卦

留
學
生
似
乎
不
那
麼
吃
香
了
。
我

們
年
輕
的
時
候
，
留
學
台
灣
已
經
令

人
羨
慕
，
留
學
歐
美
更
為
不
得
了
。

如
今
留
學
海
外
很
普
遍
，
尤
其
是
內

地
的
留
學
生
愈
來
愈
多
。
留
學
的

﹁
含
金
量﹂
降
低
，
回
國
後
也
不
再
像
從
前

那
樣
佔
優
勢
，
甚
至
和
舊
同
學
的
人
事
關
係

也
疏
遠
了
。
留
學
？
變
得
猶
疑
不
決
。

知
名IT

投
資
企
業﹁
創
新
工
場﹂
的
創

始
人
李
開
復
，
少
年
時
代
由
台
灣
留
學
美

國
，
曾
任
職
蘋
果
、
微
軟
和
谷
歌
，
是
學
生

的
創
業
導
師
。
今
年
初
，
他
病
後
首
次
出
差

往
倫
敦
，
為
留
學
英
國
的
中
國
學
生
演
講
，

鼓
勵
他
們
回
國
創
業
，
也
鼓
勵
國
內
的
學
生

出
國
留
學
。

李
開
復
說
：﹁
留
學
不
是
特
效
藥
，
而

是
一
副
終
身
補
品
。﹂
留
學
所
得
到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
終
身
受
用
和
難
忘
。
一
九
二
零
年
夏
天
，
鄧

小
平
以﹁
勤
工
儉
學﹂
留
學
法
國
，
事
隔
半
世
紀
他
訪

問
巴
黎
重
遊
舊
地
，
特
意
返
回
當
年
經
常
光
顧
的
咖
啡

館
，
品
嚐
那
一
杯
難
忘
的
香
濃
咖
啡
。

即
使
留
學
並
非﹁
終
身
補
品﹂
，
也
是﹁
香
濃
咖

啡﹂
吧
？

留
學
若
要
以﹁
含
金
量﹂
來
衡
量
，
計
較
回
報
率
，

做
人
太
沒
意
思
了
。
李
開
復
患
癌
好
轉
，
他
當
然
知
道

什
麼
是﹁
終
身
補
品﹂
。
他
對
中
國
留
學
生
說
，
患
病

期
間
，
他
返
台
灣
養
病
十
七
個
月
，
往
朋
友
家
做
客
，

一
進
門
口
就
說
：﹁
你
們
家
什
麼
時
候
種
了
桂
花
？
這

麼
香
。﹂
朋
友
答
：﹁
早
就
種
了
。
你
來
過
我
家
三

次
，
不
知
道
嗎
？﹂
李
開
復
又
發
現
，
朋
友
家
後
院
面

向
陽
明
山
的
景
色
很
美
，
院
裡
的
搖
椅
好
舒
服
。
其

實
，
這
裡
的
一
切
從
前
統
統
都
有
，
只
是
李
開
復
看
不

見
。直

到
他
病
了
，
才
懂
得
珍
惜
身
邊
的
事
物
。

留
學
，
除
了
吸
取
新
穎
知
識
，
還
可
以
認
識
別
國
文

化
，
欣
賞
他
們
的
花
草
樹
木
、
田
園
風
光
和
人
情
世

故
。
最
少
，
懷
念
那
一
杯
香
濃
咖
啡
。

留 學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炎
炎
夏
日
，
香
港
天
氣
酷
熱
，
攝
氏
三
十
三
度
是

等
閒
事
。
相
反
，
股
票
市
場
受
外
圍
影
響
，
上
周
大

吹
冷
風
。
中
央
連
日
不
斷
救
火
，
推
出
措
施
穩
定
市

場
，
可
惜
執
筆
之
時
效
益
不
大
，
令
人
有
些
失
望
。

中
央
有
關
當
局
忙
着
救
市
，
A
股
仍
瀉
不
停
。
香

港
H
股
稍
為
穩
定
，
香
港
市
場
連
番
笑
語
，
中
國
大
媽
只

喜
股
升
不
喜
股
跌
，
中
國
股
民
市
場
經
驗
仍
欠
成
熟
。
A

股
去
槓
桿
凶
險
，
當
局
及
股
民
應
汲
取
教
訓
。

當
局
連
番
救
市
，
執
筆
之
時
效
果
雖
不
大
，
但
資
深
股

民
警
惕
淡
友﹁
得
些
好
意
須
回
手﹂
。
事
關
維
穩
是
國
家

主
要
政
策
，
必
將
出
盡
法
寶
甚
至
如
九
七
年
香
港
當
局
救

市
時
一
樣
，
中
央
終
必
護
盤
，
A
股
止
瀉
可
待
。
更
何

況
，
中
港
兩
地
互
認
基
金
將
開
始
，
兩
地
基
金
實
際
操
作

利
好
股
市
，
淡
友
切
勿
貪
勝
不
知
輸
。

A
股
三
千
八
百
關
要
力
保
不
失
，
誠
如
周
小
川
揚
言
守

住
金
融
風
險
底
線
，
能
否
守
得
住
？
守
不
住
的
後
果
嚴

重
，
相
信
當
局
必
全
力
應
對
，
眾
多
專
家
學
者
紛
紛
出
謀

獻
策
，
市
場
傳
言
滿
天
飛
。
中
證
監
查
跨
市
操
控
，
原
本

做
空
期
指
多
為
大
戶
所
為
，
近
期
受
風
氣
所
染
，
執
輸
行

頭
慘
過
敗
家
，
散
戶
也
紛
紛
轉
做
空
期
指
，
不
過
現
時
做

空
者
須
三
思
。
上
月
內
地
發
行
新
股
甚
眾
，
凍
結
資
金
無

數
，
其
實
，
救
市
良
方
之
一
，
應
暫
緩
發
行
新
股
。
但
願

在
當
局
與
股
市
好
友
眾
志
成
城
的
努
力
下
，
此
文
見
報

時
，
股
市
已
止
跌
回
升
，
重
建
牛
市
。
對
於
市
場
，
首
重

信
心
和
監
管
。

日
前
香
港
各
界
同
胞
慶
祝
國
慶
籌
委
會
成
立
，
董
建
華

連
任
主
席
團
主
席
，
蔡
冠
深
連
任
秘
書
長
。
在
成
立
大
典

上
，
中
聯
辦
張
曉
明
主
任
應
邀
作
重
要
講
話
。
年
輕
有
為
、
坦
誠
又

幽
默
的
張
曉
明
，
表
示
今
起﹁
自
動
收
聲﹂
不
談
政
改
。
他
說
，
香

港
不
應
再
在
無
休
止
的
爭
拗
中
錯
失
發
展
良
機
，
應
社
會
齊
心
，
拚

經
濟
民
生
。
話
音
甫
落
，
莊
嚴
的
會
場
上
哄
堂
大
笑
，
帶
動
輕
鬆
氣

氛
。據

秘
書
長
蔡
冠
深
介
紹
，
今
年
在
籌
辦
十
月
一
日
國
慶
文
藝
晚
會

之
餘
，
還
會
在
十
月
二
日
辦
國
慶
青
年
音
樂
會
。
國
慶
文
藝
晚
會
以

﹁
愛
國
心﹂
為
主
題
，
而
青
年
音
樂
會
的
節
目
內
容
時
尚
活
力
，
希

望
能
夠
讓
年
輕
人
歡
度
國
慶
。

又
見
一
年
一
度
七
一
回
歸
授
勳
名
單
公
布
，
二
百
九
十
八
人
獲
嘉

許
。
曾
鈺
成
、
鄭
耀
棠
、
何
世
柱
、
李
達
三
獲
頒
大
紫
荊
勳
章
。
好

友
堪
輿
學
家
蔡
伯
勵
獲
頒
金
紫
荊
星
章
，
海
南
首
領
張
泰
超
獲
頒
銅

紫
荊
星
章
，
深
慶
得
人
，
可
喜
可
賀
。
張
泰
超
出
錢
出
力
，
為
海
南

現
代
化
發
展
，
為
香
港
繁
榮
穩
定
，
為
造
福
旅
港
海
南
鄉
梓
不
遺
餘

力
，
堪
為
海
南
之
光
。

暫緩發行新股有助救市 思旋
天地
思 旋

之
前
曾
經
提
及
過
有
關
如
何
尋
回
自
己
家
鄉
親
戚

的
故
事
，
早
前
終
於
回
到
這
個
一
直
夢
寐
以
求
尋
根

的
地
方
，
但
也
遇
上
一
些
困
難
。

出
發
當
天
，
原
本
預
訂
了
船
票
，
乘
搭
黃
昏
五
點

半
的
航
班
到
家
鄉
附
近
的﹁
高
明
港﹂
。
但
當
去
到

碼
頭
才
發
現
，
該
班
船
因
為
機
件
故
障
的
關
係
停
航
了
，

需
要
改
乘
其
它
船
隻
到﹁
中
山
港﹂
，
再
轉
車
才
可
以
到

達
。
當
時
我
和
弟
弟
也
感
到
無
奈
，
但
已
計
劃
好
這
個
行

程
，
雖
然
路
途
曲
折
，
但
總
算
在
下
着
大
雨
的
晚
上
十

時
，
到
達
了
原
本
要
到
的
地
方
。

汽
車
到
達
高
明
港
之
後
，
便
看
見
為
數
八
人
的
親
友
，

正
在
等
候
。
他
們
興
高
采
烈
地
迎
接
我
們
，
而
一
些
表
姪

仔
更
走
上
前
為
我
分
擔
一
袋
袋
的
行
李
，
這
種
熱
情
的
反

應
，
令
我
感
覺
好
像
回
到
家
了
。

在
大
概
不
足
二
十
分
鐘
的
車
程
當
中
，
我
們
不
斷
談
論

近
況
，
而
自
己
對
於
沿
途
的
環
境
也
很
好
奇
，
因
為
畢
竟

已
經
二
十
多
年
沒
有
到
過
這
個
地
方
，
所
以
眼
前
的
一
切

都
十
分
新
鮮
。

到
達
下
榻
的
酒
店
，
放
下
行
李
之
後
，
我
們
便
在
酒
店

吃
消
夜
。
但
其
實
自
己
很
心
急
，
很
想
快
些
看
到
自
己
的

祖
屋
，
及
看
看
童
年
時
候
的
故
鄉
現
在
會
變
成
怎
樣
？
但

他
們
說
知
道
我
們
舟
車
勞
頓
已
經
很
累
，
所
以
安
排
第
二
天
才
正
式

帶
我
們
回
到
自
己
的
家
。

雖
然
自
己
的
故
鄉﹁
西
樵﹂
跟
從
前
所
接
觸
的
已
經
轉
變
很
大
，

但
當
我
看
到
自
己
的
祖
屋
才
發
現
，
這
裡
跟
以
前
沒
有
太
大
的
分

別
。
觀
看
每
一
層
的
房
間
及
環
境
，
只
發
現
因
為
年
久
失
修
而
有
點

破
舊
，
但
那
種
故
鄉
的
味
道
仍
然
存
在
。

雖
然
這
次
回
鄉
探
親
實
際
只
得
一
整
天
的
時
間
可
以
到
處
遊
覽
，

而
我
的
親
戚
亦
已
精
心
安
排
，
帶
我
們
到
西
樵
山
的
名
勝
地
方
走

走
，
包
括
自
己
很
想
去
的﹁
觀
音
山﹂
。
這
座
觀
音
像
坐
落
於﹁
西

樵
山﹂
，
而
且
跟
香
港
大
嶼
山
的﹁
天
壇
大
佛﹂
的
規
模
也
很
相

似
，
遊
人
需
要
爬
上
二
百
多
級
的
階
梯
，
才
可
以
到
達
觀
音
像
的
底

部
。
當
天
的
天
氣
還
是
很
差
，
原
本
到
達
的
時
候
，
還
是
煙
雨
濛

濛
，
但
當
爬
上
階
梯
到
達
觀
音
像
前
時
，
天
氣
突
然
放
晴
，
能
夠
清

楚
看
見
西
樵
山
下
的
風
光
，
相
信
是
觀
音
帶
給
我
們
的
好
運
。

總
括
這
個
難
忘
旅
程
，
看
見
從
前
的
景
象
，
也
接
觸
到
現
代
的
變

化
。
很
希
望
在
未
來
的
日
子
，
再
有
機
會
回
到
這
個
地
方
，
當
然
是

能
夠
拜
祭
我
的
爺
爺
，
這
個
是
旅
程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我
的
故
鄉
西
樵
已
經
是
一
個
很
有
名
的
旅
遊
勝
地
，
下
次
如
果
大

家
有
時
間
去
到
那
裡
的
話
，
遊
覽
完
記
得
買
當
地
的
手
信﹁
西
樵
大

餅﹂
。 回鄉的快樂時光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小
學
至
初
中
時
住
樂
民
新
村
，
那
是
當
時

房
屋
協
會
的
最
新
項
目
，
坐
落
在
安
靜
的
土

瓜
灣
靠
背
壟
道
。
由
浙
江
街
上
去
，
是
個
新

開
的
山
，
很
多
樹
木
，
空
氣
清
新
。
對
面
的

一
長
排
應
是
由
公
務
員
合
作
社
發
展
的
六
層

高
樓
房
，
很﹁
四
正﹂
中
產
的
樣
子
，
前
向
靠
背

壟
道
，
後
背
美
善
同
道
。

我
們
當
時
是
群
野
孩
子
，
從
小
只
知
道
世
上
有

廉
租
屋
，
但
我
們
幾
姐
妹
在
樂
民
新
村
的
睡
房
卻

有
扇
窗
，
晚
飯
後
我
就
常
伏
在
窗
邊
眺
望
街
景
。

對
面
隔
條
馬
路
，
正
好
是
那
些
公
務
員
合
作
社
單

位
的
客
飯
廳
，
裡
面
的
風
光
，
對
我
來
說
是
一
幅

只
有
在
西
洋
教
科
書
，
或
當
時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無
綫
劇
集
中
見
過
的
溫
馨
場
面
。
那
裡
寬
敞
的
飯

廳
有
張
大
圓
桌
，
可
坐
十
個
八
個
人
，
但
永
遠
都

坐
不
滿
，
通
常
只
有
兩
三
個
大
人
，
加
一
兩
個
小

孩
，
徐
徐
圍
坐
吃
晚
飯
。
廳
角
有
台
立
地
式
電
視

機
開
着
，
另
一
角
會
有
架
鋼
琴
，
琴
頂
一
定
是
用

塊
白
色
通
花
蕾
絲
罩
住
防
塵
。
地
是
咖
啡
色
柚
木

地
板
，
不
像
我
們
家
是
淡
黃
膠
板
地
。

對
面
人
家
也
總
有
點
玩
具
散
在
地
上
，
有
時
還
有
輛
小
兒

三
輪
車
擱
在
中
央
。
由
於
客
飯
廳
實
在
很
大
，
這
些
東
西
可

以
長
期
自
由
散
放
在
地
上
，
不
收
拾
也
不
礙
事
。
到
了
聖
誕

節
，
畫
面
就
更
美
麗
，
有
幾
戶
的
客
廳
會
有
高
至
天
花
的
真

聖
誕
樹
，
有
些
沿
着
窗
會
拉
起
長
長
的
聖
誕
彩
燈
，
就
算
人

不
在
家
或
睡
覺
了
，
聖
誕
燈
串
還
是
一
明
一
暗
在
黑
暗
中
閃

着
。
我
時
常
在
對
面
看
得
入
迷
，
發
現
原
來
︽
讀
者
文
摘
︾

中
描
繪
的
中
產
生
活
是
真
的
！
當
然
那
時
不
知﹁
中
產﹂
這

詞
，
但
也
朦
朧
地
知
道
那
是
比
我
家
幸
福
的
另
一
種
生
活
。

上
周
經
過
樂
民
新
村
，
懷
舊
走
一
轉
，
原
來
旁
邊
的
天
光

道
警
察
宿
舍
已
變
為
豪
宅﹁
半
山
壹
號﹂
。
那
一
帶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豪
，
安
靜
倒
是
真
的
。
附
近
的
確
有
座
小
山
，
更
乘

着
港
鐵
沙
中
線
在
旁
的
優
勢
，
總
之
近
山
、
有
港
鐵
、
扮
歐

陸
裝
潢
，
就
是
豪
宅
，
這
就
是
房
地
產
的
戲
法
。
其
實
發
展

商
首
先
要
多
謝
那
些
靠
背
壟
道
和
美
善
同
道
上
，
一
直
堅
守

不
賣
不
拆
的
合
作
社
業
主
。
沒
有
那
排
矮
房
子
撐
着
，
靠
背

壟
道
絕
不
會
像
今
天
般
樹
影
婆
娑
，
寧
靜
舒
適
。

靠背壟與美善同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

■ 現 今 的 男 女
「不婚族」愈來
愈多。 網上圖片

與朋友外出旅遊歸來，朋友的外甥女來接她。
一位苗條漂亮的姑娘，神采奕奕，笑聲朗朗，雙
手提起行李，大步流星。
我不由對朋友說：「你姐可真有福氣，有這麼
出色的女兒，肯定找了好老公吧！」
朋友說：「哪裡，我這外甥女挑來挑去，三十
多歲了，還是單身呢！我姐家兩個閨女，一個比
一個出色，可陰錯陽差的都嫁不了，老大都快四
十歲了。我姐是個慈愛的母親，小家經營得特別
溫馨。兩外甥女三四十歲了，還在家跟我姐姐、
姐夫撒嬌呢！」
我愕然。想起自己三十歲時，已經遠離上代人
的呵護。獨自扛着小家的柴米油鹽，艱難困苦咬
牙一肩挑，忙得沒工夫照一下鏡子。冬天雙手裂
着血口子，蹲着生煤爐子。每禮拜回娘家時，一
手抱着孩子，一手顛着炒菜鍋，蓬頭垢面。看朋
友的外甥女，因沒出嫁，年近不惑還享受着「公
主」的待遇，保持着青春少女的相貌，真讓人羨
慕！羨慕她們有一個寬容的母親，趕上一個寬容
的時代。
北京年過而立乃至不惑的女性，多到讓人見怪
不怪。反正只要是朋友聚會，肯定得有當媽的掖
着女兒的照片，要求給介紹對象。我們這一代父
母真不容易，含辛茹苦把女兒拉扯大，像花骨朵
一樣地護着。起早貪黑伺候女兒，讓女兒小學、
中學都進名校，一直到名牌大學畢業。女兒被培
養得品貌兼優，事業甚至勝過男兒。
原以為能鬆口氣了，卻突然發現，女兒的終身
大事還沒着落。在精英扎堆的北京，嫁女竟如此

之難！女兒一過二十三歲，母親就都睡不踏實
了。有成年女兒的人家，尋覓好女婿成為只爭朝
夕的頭等大事。女孩子像是當季的花朵，稍稍延
誤，就成了昨日黃花。女兒過了二十五歲，母親
夢裡都在琢磨：「如此才貌雙全的姑娘，怎麼就
沒有『君子好逑』呢？」要是女兒才貌平平，當
媽的就更焦心了。女兒們卻不急，她們逛街、旅
遊、玩樂，收拾得花容月貌，居高臨下地望着結
婚不久就讓孩子和家務折磨成黃臉婆的同齡人。
環顧左右，當今社會，豈止女性晚婚，甚至不
婚，男性中的「不婚族」也比比皆是。我有幾位
朋友當年都生的是兒子，現在兒子們長大成人，
個個大學畢業，有理想的工作，可兒子們年過而
立了，也都還是單身。
有位同學的兒子，北大研究生畢業，從業六

年，成了IT精英，年薪幾十萬，相貌堂堂，可就
是不談女朋友。每次我向他母親推薦女孩子，不
管女方多麼優秀，當媽的都一臉無奈地說：「我
兒子搬出去單過了，根本不讓我管他的事兒！」
今年她兒子滿了三十二歲了，還沒給她找個兒媳
婦回家。
另一位朋友的兒子，雖然事業有成，可年齡已

三十五歲，高不成低不就的，婚事遙遙無期。若
干年來，朋友們為小伙子介紹了十來位挺不錯的
姑娘，可他總是談談就吹了，期待中的緣分遲遲
不出現，讓當媽的感嘆不已。還有位大學剛畢
業，父母就給他一套四居室，解決了婚房大事。
小伙子有車有房，工作努力，成為婚姻市場的搶
手貨。他相過親的對象有碩士、博士、老師、醫

生、白領麗人，個個姑娘都很出色，可他至今仍
單身一人。不是人家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人
家。
都說北京剩女多，其實，剩男照樣不少。只不
過，剩男的父母，緊迫感不如剩女罷了。常有男
孩子的家長自我安慰說：「男孩子三十多歲，還
能找到二十多歲的姑娘，不急！」其實，急不急
自己心裡知道。男性的擇偶期的確比女性寬泛
些，可並沒有絕對優勢。假如不是貨真價實的鑽
石王老五，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未必願意選一
個比自己年長十幾歲的老公。在排除財富等的外
在擇偶條件之後，年貌相當才是最理想的擇偶標
準。
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北京已經有了龐大的單身

族。他們默默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除了婚姻，
可能什麼都不缺。同齡人的孩子都上小學了，他
們依然遲遲走不進婚姻殿堂。為何他們不急結婚
呢？我覺得，原因之一是當代年輕人更追求生活
質量。
三十年前，很多人結婚是為了離開兄弟姐妹眾

多的大家庭，逃出沉悶狹小的生活空間。很多年
輕人只有結婚，才能不把工資交給父母，有自己
的經濟空間。那時很多單位分房的前提，都是已
婚。低工資的福利分房時代，共同抵抗生活壓
力，成為婚姻的主要動力。能幹
的家庭主婦，能用極少的物資，
把小家庭的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還能慢慢積累起一筆存款。
而「八十後」的年輕人，成長

在一個日漸富裕的社會。他們喝
飲料吃麥當勞長大，從小就習慣
了相對舒適富足的物質生活。成
人後依靠父母的積累，加上自己
的努力，就有了比父母當年高得

多的生活水平。追求感情生活質量，才是當代年
輕人走入婚姻的主要動力。若沒有一個情投意合
的伴侶，寧願獨自過清靜日子。那些自己有房的
年輕人，更不願草草結婚。豐富的社交生活，加
上網絡交際的力量，一個人生活也並不寂寞。
原因之二是高昂的房價。不久前碰到一位早年

在工廠相識的朋友。她犯愁地說：「兒子今年二
十八歲了，可還沒有對象！」她兒子從小就是個
帥哥，長大後更是相貌出眾，還有份不錯的工
作。我說：「你兒子這麼出眾，怎能沒好姑娘喜
歡他呢？」朋友深嘆了口氣說：「就因為我給兒
子買不起房唄！」她家住在一套小福利房裡，只
有四十平米。三口人住都嫌擠，更別提娶兒媳婦
了。老兩口早年下崗，現在兩人退休金加起來只
有六千多，兒子雖然每月也有幾千元的收入，可
面對北京每平米四五萬元的房價，全家勞動一輩
子也未必能買得上一套。因沒房而結不了婚的年
輕人，也有龐大的數量。他們認為，與其當一輩
子房奴，不如一人吃飽了不餓。

不婚族


